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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長的十指在鍵盤上如彈奏鋼琴一般踏出長串的文字，出錯比率趨近於零的精準拼字絲毫不仰賴電腦校正。雖早已在腦中擬好了搞，她仍是以打出十個句子便會長按刪去八句的緩慢速度建構信件內容，將每個字詞的型態與構句再三處理，惟求用詞無可挑剔、敘述清晰有力、口吻不卑不亢，折騰了近一個半小時，以電腦內設字體呈現在視窗中的Email便等著被按下發送。
她握住一旁的滑鼠，視線掃過螢幕上的內容，嘴角攀上一絲笑容，面上的凝重也歛去幾分。
叮咚，郵件順利寄出的提示音響起。
將電腦關機，她執起一旁擱著的純白馬克杯，杯中僅剩的幾口咖啡已經放上半天，香氣迷人的衣索比亞原產咖啡在口中只留下苦澀，獨靠著參雜其中的鮮奶以其溫潤的口感稍稍緩解。她輕咂嘴，將最後一絲味道留在口中品味，這並非最好喝的咖啡，卻是一個每日需工作將近十小時的產品總監的唯一享受。
「Cynthia，需要我替妳換杯熱茶嗎？」彷似注意到了她的無奈，一旁的貼身助理自座位站起，波浪狀的金色長捲髮隨著動作擺動，在身前劃下一道半圓的弧線。
遞出馬克杯並頷首，她淺淺笑著，等待助理踏著足下的灰格跟鞋越過以白色為主調的大半個辦公室到達她桌前，「錫蘭紅茶，謝謝。」
正準備拎著她的馬克杯離開，一串銀色的鍊子自年輕的女助理腕間落下，敲在刻著她名字的清藍水色玻璃塊上，激起一陣脆響。
幾乎是下一刻地道歉，助理匆忙拾起最終掉落在地的手鍊，塞進米白色的短外套口袋，便轉身將近小跑步地離去。
不因這小插曲有絲毫受侵犯的感覺，她仍下意識地檢查玻璃塊上是否留下了刮痕，不過手指拂過的與往常一般，只有她的名字和職稱。
鍾歆玫 Cynthia Chung，產品總監
她輕輕放下稍有些重量的名牌，便將旋轉椅轉向窗外的那一面。專屬美國紐約市的繁忙在她腳底下展開，並非上下班尖峰時間也永不停止的車流，人行道上滿提購物紙袋的觀光客與貴婦在夕陽的光輝下映出條條長影，路旁巨大的廣告招牌已被打上了燈光，更顯其繽紛燦爛。稍舉目望向天空，太陽正落到棟棟林立高樓的背後並緩緩地沒入地表，留下天空中一片橘黃與藍紫的夜色交織而成的晚霞，薄紗般的彩雲在天空盪著，變幻出各種神祕的型態與色澤，終於引出夜空中的粒粒星子，接替晚上的守望職位。
今天運氣可真好，她默默想著，天氣好。
印象中，妹妹喜歡這樣的天空吧。
甩甩頭拋開這不請自來的想法，她回到辦公桌前，以一杯清純的紅茶，迎戰一桌永遠處理不完的公務
*
「唔，姊姊妳看，今天的天空好漂亮哦！」
「是啊，這個顏色很漂亮。」笑看著一旁被夕陽染黃的八歲女孩臉龐，十二歲半的她幫妹妹撥開了眼前的一綹黑髮。「小蘭最會畫畫了，妳幫我畫一張好不好？」
聽見了關鍵字，小女孩驟然轉開了盯著天空的視線，詢問卻又興奮的眼神落到一旁的姊姊身上，收到肯定的答覆後便立刻抓起一旁散落一地的蠟筆，在白紙上作圖。
她側身看著妹妹的一筆一劃，以頂樓望出去的景緻為基礎，堆疊層層天空的顏色，勾勒出青山綠樹大海，卻也夾雜了些許並不存在於此的建物與地形，雖筆觸、構圖充滿童稚，但仍能看出女孩在色彩使用上的天賦異稟。
身為富貴人家的子女，她們從小都是上過畫畫課的，但一向對學科以及爸爸的工作比較有興趣的她並沒有在此鑽研，反倒是妹妹一路堅持了下來。
「好看嗎？」小女孩將初完成的作品塞進姊姊的手裡，還不待她細看，又立刻抽了回去，自顧在角落加了幾畫深色的痕跡。
「好看呀，」並沒有任何敷衍的意味，她發自肺腑的讚嘆道，「真的很好看。」
手舞足蹈的笑了幾聲，小女孩狀似很有成就感，哼著歌收拾桌上的殘局。
蹲下身協助妹妹的動作，她並沒有詢問那幾筆與整體感完全無關、甚至有些突兀的幾筆是什麼，妹妹總是喜歡在所有作品上都加上那個深色的標記，她知道那對妹妹具有特殊意義，就算從來都不明所以，但今天的她不想因此壞了好心情。
「我們進房子裡吧，沒有太陽之後變冷了呢。」她提議道，小心翼翼地將妹妹的作品捧在手上，率先起身走向頂樓的門。
馬上自地上跳起，妹妹拎著手上的一盒蠟筆蹦蹦跳跳地跟在後面，對平時的所有儀態訓練罔若未聞。
她挒開笑容，但甫進入屋內並在走廊上撞見母親時，她及時摁住了妹妹的腳步與自己不合時宜的大笑，聽候母親對她們消失的這三個小時的訓斥。
晚飯與晚讀後，她回到以誇張的粉紅色蕾絲裝飾的寬敞房間，將畫作收入黑色的資料夾，並將整個資料夾放入一旁敞開的行李箱內。
明早就要出國了，這一去是十年，而已在睡夢中的妹妹毫不知情。
*
將鑰匙插入鑰匙孔中輕輕一轉，她推開門走進與大學好友張倩妤合租的房子，將手上米白色的荔枝紋牛皮公事包丟在沙發上，便也順勢的躺坐了下來。
「怎麼，今天這麼累啊？」已換上家居服盤腿坐在另一張沙發上的張倩妤抬眸打趣地笑著，濕潤的頭髮包在素白的毛巾裡，手上翻著運動雜誌。
「妳該來我辦公室看看每天都會堆在那裡的那堆紙，」她勉強睜開一隻眼睛，斜斜地朝好友瞥去一眼，「大概就是以前大三時兩個禮拜份的報告加參考資料疊起來那麼厚吧。」
「是是是，我們親愛的鍾大美女辛苦了。」眼神不離雜誌，倩妤隨口丟了句恭維，房裡一時安靜了下來，但隨即又被她對雜誌內容的驚嘆填滿。
微不可聞地輕嘆，她的確羨慕倩妤總是不被工作影響的好心情，就算身為公司北美洲區總經理身邊的秘書，回到家中仍是能夠忘卻老闆在工作上一切尖刻的挑剔，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仔細照顧自己的身體和面容。
可她們的身分本就不同吧，她苦澀地想，她不會忘記在自己接下產品研發部門的經理時，周圍人們投射在她身上的一切不信任，一是她亞洲人的黃皮膚，一是她女性的性別，一是她僅僅21歲的年幼，一是她在初滿20歲時即拿到手中的商管碩士文憑是否是真材實料的質疑，一是董事長女兒這份關係的耐人尋味。
而且她答應過努力栽培她的父母，她必須完成他們在她身上的規劃。
「又想起以前了？」意識到她的安靜，倩妤像是早已習慣般問道，啪地一聲將雜誌扔回茶几上，準備履行她的職責，開導這個較自己年幼四歲，心思卻超乎常人地成熟的友人。
「是啊，難免想起以前的那種輕鬆愉快吧！」她刻意輕描淡寫，「只需要念書，什麼都不管。」
「妳知道我不是說這個，」倩妤輕笑，右手支頦，「妳約莫，是想起進公司的第一天了吧。」
她輕扯嘴角，不置可否。
「就跟妳說，既然選擇走上這條路就別後悔了。當初董事長對妳開出這樣的條件時我不是已經勸過妳了嗎？決定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抱怨。」
「我知道的。」她略撇開頭，不敢真正與倩妤對上雙眼。
她是真的盡了全力，最初那些美國人雖表面上對華人的裙帶關係保持尊重，但他們並不會因此對她擺出好臉色，同事如此，上司如此，就連屬下都對她的決策抱持懷疑，執行命令與交派任務的效率與成果都不比從前。所以她更努力，更努力地證明自己的能力，更努力地發揮自己的領導氣質與思慮，為公司在競爭激烈的成衣市場中一次次取得巨大收益，並隨之贏得一次次的高升機會，短短四年，便在競爭激烈且比自己年長許多的同事間脫穎而出，受到為公司效命大半生的前任總監的當面欽點，接下了現在的職務，幾乎攀入權力頂峰。
她憑著自己的實力得到這一切，包括父母全部的信任，可她總覺得失去了什麼。
將捲在頭上的毛巾解下，倩妤以手指梳理著尚有些濕漉的頭髮，「那就不要多想呀。」
「哪有這麼容易？」她迅速反問，清亮的聲線中隱隱含著鋒芒，「真的很累，真的很沒有意義！」
她快速摀住自己的嘴，可或許是被倩妤理所當然的口吻激怒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已經脫口而出，很快地整理自己的心情，她緩了緩聲，「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沒有意義？」貌似對她突然的情緒起伏感到詫異，倩妤反問。
「我是說，每天處理那些文件沒什麼意義，我還是喜歡真正做事。」她自圓其說了一番，雖聽之有理，但眼神的飄忽仍然顯而易見。
「嗯。」明白她已經不想再多說，倩妤僅回了一字，便任由她起身到廚房裡張羅自己的晚餐。
反正，她想說的時候就會說的吧，就跟以前一樣。
*
「這樣的成績，妳說說妳是想要申請什麼樣的學校？美國路邊的那種野雞大學？還是台灣那種不三不四的假名牌？」厲聲喝斥，父親將茶几上的成績單直接扔到她的身上。
將眼眶旁的淚液用力逼回，她怯懦地開口，「高二的課真的太難了──」
「那我給妳請的家教算什麼？不是就是讓妳不會的時候趕快問？」不耐地直接打斷女兒地解釋，穿著白襯衫與鐵灰色背心的父親擺了擺手，「妳只是不夠認真，不用找藉口。」
「我……」她仍想為自己辯白，卻在一觸到父親毫不放鬆，不如往常一般從不真正責罵她的鐵青面孔後及時收口，「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好好努力，不要辜負我跟妳媽對妳的期待。」終是不忍心繼續對這個天資聰穎又討人喜歡的孩子繼續生氣，父親的音調也漸漸恢復正常。
「好的。」她頷首答允，轉身準備回房，卻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地頓住腳步並回頭，「今年暑假會回臺灣嗎？」
「不會，妳快要升高三了，要全力讀書。」沒有任何遲疑地回覆，父親已經將注意力轉至手上的公司第四季財務報表。
所以他們終究都還是忘記了嗎，在走過長長的走廊回到房間的路上她想，都忘了今年的暑假有什麼重要的事。
沒敢繼續往下想，她拿起房內的室內電話分機按出那串已經烙印在腦海中的數字，卻遲遲不敢按下撥出。出國的這兩年來，每次打回家的電話從來都聽不到妹妹的聲音，總是以忙碌或不在家為由帶過，而她也漸漸了解這是父母有意為之，減少她的牽掛，以求全心向學。

雖然殘酷，但是必要。
對不起，她一鍵鍵地按下刪除，將話筒放回充電座上，就算過去對這天有過約定，將來談起她可以假裝只是不小心忘了，妹妹不會記得，更不該在意，她自我說服道，刻意忽視內心浮現的不確定，小蘭會諒解的，因為這是唯一能夠保護她的方式。
*
「歆玫，到我的辦公室來。」接起辦公桌上的內線電話，父親的聲音立刻在話筒中響起，且不待她的回答，僅僅一句命令後便馬上掛斷。
不明所以地放下聽筒，她反射性地起身，輕拍水藍雪紡紗七分上衣上的皺褶，在助理不解的目光下踏出自己的辦公室，搭乘電梯直達頂樓的董事長室。
禮貌地在門上輕扣兩聲，她在聽聞父親地應允後轉開門把，「您找我？」
「是呀，坐。」滿面的笑容與熱情的招呼，她很快地明白應該是市場又再次證明了她獨到判斷的精準，父親隨即拉著她在身旁落坐，「這季春夏系列的衣服主題選得真好，在北美和歐洲市場的銷售量都突破了紀錄，妳做得很好。」
她低首淺笑，這樣的讚美她聽了不下百次，但每次從父親的口中聽聞，總是會有種特殊的感動與成就感。
畢竟她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要達成父母的期望，連同小蘭的份。
「小玫呀，妳可真是我和你媽的驕傲。」父親眉間的慈愛真實，撫著她頭頂的動作也相當溫柔。
「這麼說就太誇張了，」她稍稍偏頭避開父親寬厚的手掌，「從我接產品總監以來，幾乎所有的設計概念圖都是歆蘭的作品，要真說什麼功勞的話，她的功勞肯定是最大的。」
父親面上的笑容陡然冷淡了下來，收手後拾起一旁攤在桌上的春夏季產品型錄，件件以青綠色為主調的服飾，在氣質清淡的模特兒身上，更襯出不凡的色澤與剪裁。「這是她畫的？」
「是她畫的概念圖，」她將型錄接到自己手中，隨手翻了幾頁，便將纖長的指尖觸上一系列以色鉛筆著色的風景畫作，「這些大部分都是她的作品，在我十二歲出國前她送給我的。」
「是嘛，」父親的神色似乎有些震驚並若有所失，「我看過的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慘不忍睹，完全不懂那個什麼美術系的怎麼會收了她。」
因為你們從來都不夠關心小蘭這項似乎毫不重要的天賦啊，在心中暗自回應道，她卻似乎在舌尖再次嚐到了今早那杯檸檬汁的酸澀，可我似乎也只參與了她繪畫生命的前幾年。
『晚了就是晚了，不用對不起。』印象中，四年前那個套著過大的T恤與洗白牛仔褲的妙齡少女是這樣對她說的。
*
「蘭。」在父親門外的長廊上，仍穿著過去十餘小時在飛機上的裝束的她喊住了從書房內迅速踱步而出的妹妹。
十年的分別，妹妹的容貌跟記憶中已有所出入，頰旁的嬰兒肥已經消褪，盤起長髮的同時也露出精緻的瓜子臉型，五官精緻卻並不算是出眾，應該和父親剛吵完一架的她眼中透出內斂的怒火，但眉宇間仍保持著冷淡疏遠的氣質。
先前明顯未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妹妹一楞，有些遲疑地抬頭。
「綠色的衣服喔。」清清喉嚨，她為化解尷尬綻出笑容並愉悅地啟口，將拎在身側的乳白色袋子遞給今天生日滿十八歲的妹妹，試圖兌現自己十歲時隨口道出、卻未在八年前守住的承諾，「晚了八年，對不起。」
「晚了就是晚了，不用對不起。」妹妹搖頭，並未伸手接過，順勢將手背至身後，語氣冰寒。
心中一陣撕裂的陣痛，雖是有所預期地，但她仍維持著面上的鎮靜，未將難受顯露。她刻意放緩自己上前摟抱妹妹的動作，卻在自己遲疑時被妹妹一步後退閃過。
冷淡的目光掃過她周身上下，歆蘭的唇瓣幾不可聞地掀動，「我恨妳。」
突如其來的三個字釘住了她的行動，她來不及產生任何的反應，妹妹已經揚長而去。
這是生命中頭一次，她發覺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
*
「鍾歆玫，妳有聽到我剛才說什麼嗎？」父親的聲音將她自四年前的回憶拽回現實，而明顯失神的她搖頭否認。「我說，妳兩個星期後回家一趟吧。」
「回……家？為什麼？我的工作是暫時放不下來的呀。」她訝然，不敢相信這種強迫休假的話竟會從最注重工作的父親口中說出。
「兩個半禮拜後是歆蘭的畢業典禮，家裡收到了邀請函。」父親若有所思道，「如果這些作品真是她的，我倒要看看她這幾年搞出了些什麼名堂。」
所以還是要物盡其用，是嗎？她不敢置信，她始終以為只要她夠爭氣，能夠在未來接掌公司的管理，妹妹就不用遭受跟她同樣的折磨，可以享受家裡的資源，一生只做她想做的事。但是這樣的想法在父親眼裡，或許仍是太天真。
「好，」從來不可能忤逆父親的決定，她用力揉緊衣角，並在鬆手時緩緩應聲，「但我不能保證她會不會答應進公司。」
明瞭女兒又再一次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父親深邃的黑瞳中浮現讚許，「只是讓妳試試看而已，不要有壓力。」
輕輕頷首，她啟口詢問是否能回辦公室的詢問聲略顯乾澀，而父親僅僅輕拍她的背，便率先起身，朝門口的方向擺手。
將沉重的黑門在身後帶上，她吁出一口鬱結的氣息。她是真的不敢確定妹妹的心意，她知道過去這些年她們之間的關係變得多糟，而她對妹妹刻意躲著她的態度一頭霧水，她甚至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她的錯。
或許，這次回去就能知道了吧，她安慰著自己，回去就能看見妹妹心裡真實的想法。
*
鈴鈴鈴鈴鈴鈴，尖銳刺耳的電話鈴聲劃破了一室的寂靜。
「Cynthia，電話……響了。」助理半起身，不確定是否應該打擾她對窗外的凝視。
她並未回答，將抱在手中的馬克杯舉起，湊上顫抖的雙唇。窗外的景色與平常一致，但玻璃後的她已無往日風采，在一陣陣的鈴響聲中瑟縮進那張過大的舒適旋轉椅。
世界的崩塌往往突然，罔顧先前的耐心建造與細心維護，剎那間變得傷痕累累、一無所有。
誰能料想得到她會在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偏偏犯下了個過於明顯以致沒人發現的巨大錯誤，誰又能料想得到她錯誤的處理方式竟會賠上了公司大半資本與多年累積並平衡的業界關係，打擊如此巨大而牽涉的人員如此稀少，她勢必必須扛起所有責任，無轉圜餘地。
她確實是心急了，心急於獲得父母的肯定，心急於得到歆蘭的諒解，卻讓自己墜下懸崖。
「我出去一下，」她收回目光，轉身在辦公桌的抽屜裡翻找，急亂的動作打翻了擱在腿上的馬克杯，杯中滾燙的咖啡色液體在她米色西裝長褲上四處流淌，她卻似乎對此毫無感覺，俐落地自抽屜裡抽出一黑色的資料夾。「不要接任何電話。」
見助理點頭答應，她抱著資料夾與皮包，快步混入紐約市的車水馬龍。將資料夾緊緊抱在胸前，她無視周遭人們對她褲子上深色污漬的異樣眼神，踏著布面的平底便鞋，在人潮間穿梭鑽動，以求更快回到合租的住處。
與她同時高升為董事長秘書的倩妤前幾天已經隨父親返回台灣，這棟房子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有其他人來訪。這樣最好，這樣當他們發現的時候，妹妹已經畢業了。
她關上房門，落鎖，將黑色資料夾在偌大的床鋪上展開，一張張色彩斑斕繽紛的畫作呈現在眼前。她最後一次小心地檢視、品味那一張張畫作背後的故事，翻至資料夾的末頁，一張不甚清晰的彩色照片滑出，一對年幼的女孩手持著冰淇淋甜筒，較高的女孩奔放燦爛地笑著，而較嬌小的女孩一手緊抓姊姊的衣角，緊張、淺淺地勾起嘴角，照片的背景是英國的大笨鐘，而日期是十六年前，她乍滿十歲的那年。
目光流轉，這是她和妹妹少有的兩人照片，她定睛在彼時仍年幼的歆蘭身上，卻在她倆背後的建物上看見了個熟悉的影子。
將照片與一旁的畫作相比較，那個她始終百思不得其解的深色的筆觸，所勾勒出的外型與照片中的大笨鐘竟是如出一轍。
向後倒跪坐在地上，她手上仍緊捏著照片。
原來歆蘭一直記得那年的約定，原來她真的記得，而且不斷在她的作品裡面提醒著。
可終究，沒能守住約定的人是她。
她跌跌撞撞地走向化妝台，在瓶瓶罐罐中旋開其中之一，將內容的顆粒全部倒入口中吞下。
迅速浮出的睡意攫住她的神智，浮現眼前的畫面中，她和妹妹在頂樓的陽台上。
她穿著其實自己最為討厭的粉紅色洋裝，而妹妹的綠色上衣與褲子上沾著顏料。她們玩著躲貓貓，可妹妹不久之後就放棄了尋找藏身在濃密樹叢後的她，俯身在地上畫畫。
像是畫了一世紀那麼久，妹妹在重新抬起頭時，五官已不復童稚，且穿著過大的T恤和褪色的牛仔褲，她試圖繞出樹叢擁住妹妹，卻發覺自己的形體正漸漸消逝為透明。而歆蘭的目光直直穿透過她，一顆晶瑩的淚珠在眼角成形並滑下淨白的臉孔，在下巴處懸掛，「我恨妳。」
淚珠滴落在地上的畫作，畫中是那天的夕霞。
她感覺自己的意識淡去，僅能微微牽動已是半透明的嘴角，即使已經沒有任何人能看到。
「對不起。」
今天傍晚的天空，佈滿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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